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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欣赏趣味下的《小二黑结婚》情节解读

张 建 辉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基础部，湖南 岳阳４１４０００）

［摘　要］从欣赏趣味入手来解读金旺兄弟将小二黑、小芹押送到区公所这一情节，我们就
会看到《小二黑结婚》这一主要情节的设计不够合理，金旺兄弟没必要也不该把小二黑、小芹押

送到区公所，犯了牵人就事的毛病；因押送区公所而导致冲突的解决由代表政府的区长亲办，把

男女主人公晾在一边，犯了喧宾夺主的毛病。现有的情节处理既显得简单，又违反常理，还对人

物的塑造产生了负面作用。其原因在于赵树理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党的干部而非纯粹的作家，企

望用艺术设计来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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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著名现代作家赵树理曾经红透了半个世
纪，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甚至被解放区的青年当

作婚姻生活指南。当“革命”的激情渐渐冷却，这位

作家受到的批评多了起来，可是很快，有人觉得赵树

理已随时代远去，谈论他已经很不时髦了。然而，要

触摸一个真实的赵树理，有些问题有厘清的必要。

譬如《小二黑结婚》的情节安排，现代读者认同的就

不多。

金旺兄弟调戏小芹被拒绝，他们便恼怒起来。

他们认为调戏小芹碰壁，是因为小二黑勾走了小芹

的心，所以他们对小芹的报复便从干涉小二黑和小

芹的恋爱下手。作品的“斗争会”写道：“金旺自从

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

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

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

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

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

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

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

让人高兴的是，他们的干涉不但让自己几乎下不了

台，而且还反倒使暗中倾慕的小二黑、小芹明确了恋

爱关系。可气的是，双方家长却因各自的原因坚决

反对他们的婚事。当小二黑、小芹在大窑里商量对

付三仙姑办法的时候，他们被金旺等人逮住了，要押

送到人民的区公所，交区武委会主任按军法处治。

笔者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金旺兄弟把小二黑

押送到区公所这个情节到底合不合理？有没有什么

更好的处理方式呢？

一

金旺兄弟作为解放区的干部，他们应该知道自

由恋爱在解放区是合法的。也许他们先前不知道，

在他们开了两个失败的斗争会之后总该知道了。作

品写道：

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

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

五，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会来认

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

干涉。”

金旺兄弟并不弱智，应该可以推测到区公所不

会为难两个搞自由恋爱的未婚青年，也就不至于为

恋爱这件事将小二黑、小芹捆送到区公所了。

自由婚恋固然没有在小二黑家乡刘家
!

形成风

气，村民们还不能坦然接受这一对自身充满诱惑的

事物。但是，自由婚恋古已有之，对刘家
!

的村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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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决不是新生事物。这从当地男人对三仙姑母

女、女人对小二黑的那份情意可以看出来，他们不至

于视自由婚恋为洪水猛兽，只是人们多从非情感因

素考虑，自由婚恋才难以如愿。对小二黑和小芹自

由恋爱的阻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的干预。

小二黑之父二诸葛因为封建迷信作祟，不但不愿意

小二黑娶小芹，还擅自替小二黑收下了个十来岁的

童养媳。小芹之母三仙姑出于想占有小二黑的卑下

动机，把小芹许给一位退职军官作续弦；二是封建恶

霸金旺兄弟的作梗。金旺兄弟利用解放区村民暂时

的胆小怕事，一度把持了村政权，横行乡里。他们都

因调戏小芹不成而怀恨在心，怪罪小二黑，千方百计

要迫害他们。小二黑父亲阻挠他们恋爱是因为对儿

子的爱心，小芹母亲的阻挠则是因为私心，而金旺兴

旺对这对年轻人的迫害则是出自对小芹的淫心。金

旺兄弟以为小芹像她母亲三仙姑一样好占男人的便

宜，哪知小芹 “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

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

点。”恋爱应该说是个人化、家庭化的事，很难由外

人来控制的，金旺兄弟连小二黑、小芹的族人都不

是，应该没有干涉的借口，而他们作为有妇之夫，也

没有追求小芹的资格。他们干涉的理由是很不光

彩、难以说出口的，相信金旺、兴旺想遮掩都来不及，

更不敢把这事闹出去。

再从作品表现的典型环境看，强势的金旺兄弟

在自己村子里干坏事，却是相当方便。君不见金旺、

兴旺兄弟俩已被区政府关押起来之后，群众在检举

会上还不敢揭发！作品最后一节写道：“起先大家

还怕扳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没有

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

‘忍事者安然。’”可见金旺兄弟在这样的环境中要

干点什么坏事，可说是轻而易举，群众只有敢怒不敢

言的份，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将小二黑、小芹押离自己

村子这种任他们为非作歹的“好”环境，更何况是押

送到人民的区公所。再说，金旺兄弟并不是以普通

恶棍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是解放区的村干部。他们

干坏事，除了有一般恶棍的特点，还具有欺骗性，因

为他们手中有人民给的权，以权势压人，假公济私，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他们要惩治对手，就正好能

利用职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他们第一次

对小二黑、小芹的惩治就是如此，虽然这次因为有村

长的干预，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可是他们从这一

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就是要绕过村长才行。抗战初

期，他们“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

头出面装好人”，足见其狡猾；刘家
!

选举村干部

时，他们能抓准时机混进民主政权，尤见其政治头

脑。这样的恶霸势力，他们回到解放区，是因为到其

他地方对他们来说都是凶吉未卜的冒险。试想一旦

离开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怎么能随心所欲、得心应手

地惩治对手呢？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于是给自

己找麻烦，金旺兄弟决不会也不该这样做。可见，将

小二黑、小芹押送到区公所这个情节是个失误，犯了

牵人就事的毛病。

二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小二黑被捆之后就只能听

任金旺兄弟摆布？他与小芹的恋爱只能是悲剧？回

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觉得小二黑可以也能够做得

更出色。

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能手，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正

面主人公制造障碍物和敌手，并使它们尽可能地难

以除去和克服。如果正面主人公的最后成功来得太

轻易，那么作品就没有戏剧趣味，没有悬念。没有戏

剧趣味没有悬念，读者便没有兴趣再来关注正面主

人公的命运，那么，这篇小说即使主题再好，人物性

格再复杂，也难以吸引读者，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现

代读者对于《小二黑结婚》中捆送区公所这个情节

设计的不认同，应该说主要在于小说戏剧趣味和悬

念的缺失。

小二黑被恶霸捆住，还被当众毒打一顿，看客慑

于金旺兄弟淫威，不敢吱声，这对小二黑可说是大势

不妙。按常理，小二黑面前该是一片黑暗。作品的

生活原型就是这样。村干部把那年轻人叫出去，把

他痛打一顿，不想竟打死了，制造了一个上吊自杀的

假象。原型故事的结局太悲惨了，赵树理不忍心小

二黑像他的原型一样惨死，更想表现进步力量的胜

利，特别是民主政权的胜利，因此经过适当的艺术加

工，给故事安排了一个激励那个时代许多未婚青年

的大团圆结局。这样做当然无可非议，但如何表现

这种胜利，很值得人们探讨。

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看，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

正面力量的胜利不可来得太轻易，应当让读者为它

捏一把汗。可是，读到主人公被捆之后的情节，读者

却紧张不起来。为什么？因为金旺兄弟竟然把小二

黑、小芹双双押送到人民的区公所去了。小二黑当

时就明白他的处境，他几乎很泰然。他说：“我打听

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

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还说：“送到那里

也不犯法！我不怕他！”而现代的读者更是知道区

公所是不会为难自由恋爱的小青年的，并且也知道

区公所对付几个赤手空拳的坏蛋易如反掌，读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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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忧，甚至要高兴起来。这不，一

到区公所，小二黑、小芹立即给松了绑，金旺兄弟倒

反被区公所押起来了，此其一。其二，作品没有描写

金旺的反抗，没有描写区长与金旺兄弟的交锋，读者

不知道金旺兄弟用什么似是而非的罪名加在小二黑

头上，也不知道区长和小二黑如何揭穿金旺兄弟的

阴谋。因此这里就没有险情，读者也就没有机会为

正面力量的命运担惊受怕了。再说区长与二诸葛、

三仙姑的交锋吧。二诸葛、三仙姑作为解放区的普

通百姓，一来他们不可能不服从民主政权的安排，二

来他们愚昧胆小，没有与政府人员论辩的经验，所以

区长问几句，他们答几句，他们刚要申辩，区长就训

几句。他们虽有一肚子不乐意，也只好立即放弃原

来对小二黑婚事不同意的强硬态度。小二黑、小芹

的前路便刹时平坦宽阔，好一个大团圆结局！多种

力量的较量如此平静，正面力量的胜利来得如此轻

易，现代读者当然会觉得不过瘾。

小说写作行家都知道，每个短篇小说都是围绕

一个大场面（即高潮）写成的。这个大场面通常是

小说最后的场面。在这个大场面中，主角集中全力，

用最大的努力战胜敌手，避开灾难，达成自己的目

标。因此任何成功的作品都非常珍视情节的高潮，

把它作为刻画人物的关键，决不会把这个主角大显

身手的机会出让给次要角色的。这篇小说的主角无

疑该是小二黑。他与小芹恋爱成功理当是他与破坏

者、反对者直接较量的结果，而情节高潮那宝贵的篇

幅该是小二黑形象熠熠生辉之处。然而，在该小说

情节高潮，小二黑与小芹被政府松了绑，解决问题的

人却是区长大人。显然，作者已忘记谁是作品要塑

造的主角了，犯了喧宾夺主的毛病。

赵树理另一些坚定的捍卫者也许会问：难道小

二黑在解放区恋个自由爱也竟然不能成功吗？回答

是，在他所处的那个闪烁着情爱火苗的村子，凭他的

能力，他完全能把小芹娶到家。他是打日本鬼子的

高手，又是青抗先队长，就算他被捆押，他也可能逃

离险境，救出小芹，跑到区公所，以政权的力量来收

拾金旺等人，他甚至也可以独自收拾恶霸。若真是

如此，作品的可读性无疑会增强，这个形象无疑会丰

满可信得多。然而作者并没有赋予小二黑这样的闪

光点，可惜！

三

作家赵树理将决胜权交给政府领导的原因，大

致有三：

其一，作家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才子佳人”模式

的影响。“小芹和小二黑的爱情因金旺的捣乱而得

以顺利实现，像古代才子佳人奉旨成婚一样幸运，他

们的爱情虽遭致双方父母的反对，却得到了区长的

肯定和批准，并且区长还赞扬了他们寻求婚姻自主

和自由恋爱的做法。解放区的区长虽完全与古代的

皇帝不同，但在才子佳人故事的情节发展上，发挥了

类似的功能，或者像叙述学中经常说的，区长和皇帝

在促成他们婚姻的实现上，属于同一个‘行动元’，

即行动的目的、意义和方式类似。因此现代版的才

子佳人故事，与古代同类故事相似，都得到了比父母

更具权威的人的批准，使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承认了

他们婚姻的合理合法，从而最终以大团圆收场

了。”［１］赵树理曾坚定地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

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

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

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

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２］他还说：

“中国过去有两套文学艺术，一套为知识分子所享

受，另一套为人民大众所享受……我写的东西，大部

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

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

顾的多一些。”［３］可见，正是出于这样的见解，他全

心投入到民间文学传统中，迎合了农村百姓的欣赏

趣味。也许作家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所写的这个故事

是现代版的“才子佳人”，但他一直受着传统文化的

熏陶而又自觉地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且把他的读

者群定位在农村，暗合了传统模式，却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传统的模式，传统的技巧，这毕竟是作家最为

熟悉的，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自然成了他处理农村题

材的首选。

其二，由作品反映的当时的斗争形势所决定。

作品所反映的刘家
!

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复杂而微

妙：村长是民主政权上级派来的，不了解村里的情

况，而几个当地干部却不怎么管事，所以把持村政权

的是封建恶霸势力金旺兴旺兄弟。这两兄弟披着村

干部的外衣，经常干着他们以前所干的不法勾当。

群众对他俩虽然恨之入骨，可是即使区公所把他们

扣押起来了，群众还是有顾虑，不敢揭发金旺弟兄的

罪恶。“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新政权撑腰，是不可想象

的。”［４］自由恋爱成功与否，在现代人看来，那完全

是个人的事。可是，在当时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

农民中间，自由恋爱还真不是男女双方能说了算的。

“在《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中，他到底表达了什么

呢？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吗？不是，他要传达

的是：爱情，这样一件本来十分纯粹的个人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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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它依附于新政权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赵树

理在此叙说的不是曲曲折折的个人化爱情波折，而

是一件政治化、权力化的婚姻事实。”［５］也正因为如

此，解放区的青年是那么的热爱这个小说，它让他们

从中受到启发，得到鼓舞，看到自己婚姻的希望。

其三，解放区工作的需要。作家赵树理是党的

文艺工作者，而当他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又是八路

军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干部。身上的责任使他首先

认为应该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传达党的指示

精神，让村民服从新政权的领导。他的小说本身也

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创作实际上也是为他

工作中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我在作群众工作的

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

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６］他清楚地意

识到他所肩负的重任，他的作品也不是表现风花雪

月式的爱情供人消遣，他要用作品来解决实际工作

中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在他这样的干部看来，最

佳途径当然莫过于由政府出面干预，而不是由个人

通过激烈的反抗来解决。

我们清楚地看到，作品情节之所以出现以上问

题，是作家审美趣味的驱动，是作家受到的时代的局

限，也是作家主动地、理性地与当时斗争需要的配

合。前辈作家赵树理以敏锐的政治眼光透视生活，

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胜利，讴歌农民的胜利，讴歌农村

中开明、进步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因素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讴歌了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这

很可贵，《小二黑结婚》因此而被公认为小说名篇，

过去有许多教材都选入此篇。认识到白圭之玷，有

助于人们更理性地对待历史、对待文学。

［参考文献］

［１］刘登阁．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置换———《小二黑结婚》
的神话原型解读［Ｊ］．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２（１）：３４．

［２］李普．赵树理印象记［Ｍ］／／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太
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９．

［３］陈侠．“文摊”上的一枝奇葩［Ｊ］．太原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００（２）：２１．

［４］何波．解放区小说喜剧性结局浅议———以《小二黑结
婚》为例［Ｊ］．广西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４）：８６．

［５］唐克龙．《小二黑结婚》：个人化叙事与主流意识的整合
［Ｊ］．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４）：５８．

［６］赵树理．也算经验［Ｎ］．人民日报，１９４９０６２６．

［责任编辑：夏畅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ｏｔｏｆａＳｔｏｒｙ＂Ｘｉａｏｅｒｈｅｉ＇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ｔｅ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ｉ

（Ｈｕｎａ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Ｙｕｅｙａｎｇ，Ｈｕｎａｎ４１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ｔ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ｏｔｏｆＪｉｎＷａ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ｙＸｉａｏｅｒｈｅｉ
ａｎｄｔｈｅｇｉｒｌＸｉａｏＱ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ｉｓｍａｉｎｐｌｏｔｉｓ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Ｘｉａｏｅｒｈｅｉ＇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Ｊｉｎ
Ｗａ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ｏ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ｎ＇ｔｈａｖｅｔａｋｅｎｔｈｅｍｔｏ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ｉｓａ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ｌ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ｄｅｃｉｄ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ｉ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ａ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ｓｃｏｒ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ａｌｔｗｉｔｈｂｙｔｈｅｔｏｗｎｃｈｉｅ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ｈｉｍｓｅｌｆ，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ｈｉｓａｌｓｏｍａｋｅａｍｉｓｔａｋｅｏｆ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ａｕｃｅ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ｏｔ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ｎｏｔｏｎｌｙ
ｓｉｍｐｌｅｂｕｔ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ｈａｓａ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ｏｐｏｒｔｒａｙｉｎｇｈｅｒｏ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ｏＳｈｕｌｉ）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ｍａｄｅｈｉｍｓｅｌｆ
ａｃａｄ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ｎｏｔ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ｗｒｉｔｅｒ，ｈｏｐｉｎｇｔｏｕｓｅａｒｔｄｅｓｉｇｎｔｏ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ｐｌｏｔ；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ｔｅ；ｌ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ｄｅｃｉｄ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ｉｎｄ；ｔｈｅｓａｕｃｅ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ｆｉｓｈ

２９


